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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嚣散去，留下价值
———专访导演关正文

■ 本报记者 吴越

对话 知沪 悦赏言讲

周末

人物小传

去年末，“场景式读书节目”《一本好书》引发人们对
阅读经典的讨论。今年初，《见字如面》第三季开播，继续
带领人们走进那些依然鲜活的时代场景和人生故事。读
完好书接着读信，人们发现，这两档节目背后有一个共
同的名字———关正文。

作为《见字如面》与《一本好书》的总导演，“清流综
艺”的代表人物，关正文始终对内容价值充满信心。在他
看来，“通过阅读的方式提升对历史、社会、人性的认知，

进而提升自己的生命质量，从来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本质
需求和主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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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遣过后，

还是会去寻求更有营养的东西

近几年，国内综艺节目之“火”有目共睹，有数据统
计，2018 年中国综艺市场的总规模达 331 亿元。

然而，《见字如面》《一本好书》这类泛文化综艺起先
仍然不被看好———因为它们“小众”“高冷”。但是，后来
的数据让许多人“傻了眼”。

2016 年底，黄永玉致曹禺的信“你多么需要他那点
草莽精神”，以及两个文坛老友之间的深厚情谊，让《见
字如面》一夜爆红。第二季节目中，周迅的 40 秒哽咽停
顿、李真感谢母亲的无奈悲情，更让无数人泪流满面，一
周之内达到了 2.2 亿次点击量。

对于文化类综艺“缺少流量”的判断，关正文不以为
然 。他说 ，人们对文化产品 、精神消费的需求一直在那
里，“把节目做好了，影响力就自然来了。”

解放周末：《朗读者》当年苦寻一年才找到第一家赞助商，

您最开始启动《见字如面》时更是“等广告销售都等烦了”，最
后决定先做再说。外界对节目流量和影响力的不看好，有没
有影响到您？

关正文：其实我没担心过流量和影响力的问题。很多国
家都有表层娱乐和所谓消遣的电视节目，也的确有很多人会
去消费它们，但在我看来，消遣过了，没意思了，人们还是会
去寻求更有营养的东西。

我认为，人类精神生活的主流价值追求一直没变，那就
是完成一个对社会、历史、他人、自己的认知过程，提升自己
的生命价值。《见字如面》也好，《一本好书》也好，给大家带来
的都是更具有内容价值的输送，让人们通过阅读好书和信件
更好地去思考，去借鉴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下他人的经验，从
而提升自己的生命质量。这是符合人类的精神生活需求和文
化消费需求的。

解放周末：您认为这是一种社会的主流需求？

关正文：是的。而且，既然是主流，那就意味着会有相当
规模的受众和影响力。 即使短时期内会受到一定的偏好影
响，出现被支流喧嚣覆盖的情况，我相信主流需求也拥有强
大的修复能力。

所以说，有些人把我们的节目视作独特和创新，我觉得
挺荒诞。我们做的事情其实是回到常识、恪守常识，因为人类
精神生活本该如此。

解放周末：《见字如面》请明星读信，《一本好书》则是让
演员进行经典场景演绎，有人因此认为节目的很大一部分流
量来自于他们。您怎么看？

关正文：这两档节目中既有明星读信、演绎场景的部分，

也有非明星的解读信件、点评经典段落的部分，确实有人觉
得流量是明星带来的。

其实，我在《一本好书》刚开始播出的时候，收到过互联网
播出平台的反馈。根据他们及时捕捉到的信息，戏剧演绎部分
比较生动，受到大家的喜爱，但一到后边的嘉宾点评部分就出
现了一个收视“洼地”。原因是人们在网上看节目可以掌握进
度，所以有些人一到点评就快进，到了戏剧部分再开始看。

对此，我的解决方法不是压缩点评的时长，只留明星的
部分，而是强化点评的深度、锐度和生动性。让两个部分达到
比较均衡的状态，也体现了我们对于内容本身的信心。

让我比较欣慰的是，到了节目播出的中后期，再反馈来
的信息显示，基本上点评阶段大家不会再快进了，那一部分
的弹幕也都比较精彩。

事实上，两个部分的节奏拿捏还有讲究。通常来说，视频
节目有一个全球通行的心理节奏定律，叫作“7 分钟定律”，

意思是每 7分钟要让观众换一下感觉， 综艺尤其是这样。如
果大家细心观察，就会发现电影也遵循这样的规律。一般来
说，7分钟内要完成一个自带起承转合的叙事片段， 一定要
有一个自生的高潮出现，然后再接下一个 7分钟。对我们而
言，做节目也要尊重大众收视的心理习惯和心理预期，顺着
这个节奏走。

不分网剧还是传统剧，

只分好剧和烂剧

2017年底，现象级综艺节目《国家宝藏》开播。播出
后仅半年，该节目就在大型视频网站“哔哩哔哩”取得了
相当高的播放量， 年轻观众们更是发布了累计达 105.6

万条的弹幕。

一时间，发布这种在网络上观看视频时即时弹出的
评论性字幕，成了人们表达自己对节目的关注和喜爱的
重要方式。有人甚至说，一个节目火不火，看它的弹幕就
知道了。

每次节目播出， 关正文都会专门花时间看弹幕。他
说，在现在的互联网收视环境里，想躲开弹幕都难。“弹
幕中有很多观众的实时感受和反应，让我跟他们之间建
立了畅通的交流渠道，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解放周末：看弹幕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关正文：对。弹幕让我们产生观众在场的感受，我们可以
根据他们的反馈及时作出一些调整。

比方说，以前我们担心观众没耐心看那么久，就把《见字
如面》剪得飞快，信件背景交代和延伸感受都点到为止。但当
我看到相应弹幕的时候，大家伙都在说“太匆忙了急什么呀”

“我们没听够”等等，后来我们就调整，把节奏放慢。之后再看
弹幕，就有反馈说“这回舒服了”。这是传统电视时期很难做
到的。

解放周末：那有没有让您不那么“舒服”的弹幕？

关正文：有啊。其实我很少看其他节目的弹幕，只是有人
跟我说过，很多弹幕都是在那儿“刷屏”，不断地呼唤偶像的
名字，要不然就是大量的“吐槽”，跟节目内容的关联度不大。

据我观察，《见字如面》和《一本好书》的弹幕还是比较多
地讨论节目内容本身， 但是也不乏冲着明星来的、“打卡”性
质的弹幕。 有时候遇上我们特别希望观众能够接到的点，明
明解读嘉宾都已经彻底放大、掰开揉碎了在说，还是会经常
得不到相应的反馈， 因为很多人还在浅娱乐的层面上走。我
觉得这方面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努力的。

解放周末：在互联网收视环境里，弹幕缺乏营养和深度，

观众缺少耐心、信息接收过于碎片化……诸如此类的批评其
实不少。有人会觉得这是互联网传播导致的问题。

关正文：很多人会把互联网和传统媒体完全区分开来，把
互联网描述为“年轻人的地方”“碎片化”“没文化”等等，但我
特别不同意。

官方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现在有接近九亿网民，这么
大数量级的网民，其实就是人民，不存在另外有一批价值观、

消费方式和过去的人群截然不同的群体叫作网民。所谓年龄
差异其实是上网先后不同、对网络短时间内的依赖感和习惯
不同而已。互联网对传统媒体只是一次技术革命，怎么就有
了内容的颠覆，让数亿人都被“没文化”了呢？

放眼全世界，其实没人总拿网剧、网综、网红说事。热播剧
集在互联网播出和电视台播出没有什么不同， 不分网剧还是
传统剧，只分好剧和烂剧。同样，我们的节目获得多大规模量
级的受众，跟互联网播出没有太大关系，只是取决于节目的质
量，以及节目是否能满足有这类偏好、需求的人群的预期。

另外， 我也一直不同意把人分成 80后、90后、00后，我
不认为年轻人可以用 10年区分价值观。 每一个年龄段的人
之间，个体差异是远远大于 10年一划分的群体差异的。我们
的节目，传播的时候是有一定的门槛的，受众之中各个年龄
段的人都有，简单用 10年代际划分并无意义。

解放周末：节目传播有门槛，现在的门槛算高吗？

关正文：所谓的“门槛”其实是指在一个人必须要经过一
定的文化准备和文化训练，有能力进入世事观察，有能力去

感受和辨别人性。 尽管这几十年我们的高等教育越来越普
及，每年有几百万高校毕业生，但我们要问的是，有多少人真
正地接受了相应的文化训练和审美训练，保持着终身学习的
习惯？

要知道，在图书市场，一本好书能够有十几万册的销量
已经不得了了，卖到 100万已经是“奇迹”了。但若是以 13亿
人口的基数去判断，这个量算大吗？相对而言，视频天然具有
更广泛的大众性。做得到位，达到两三千万的流量，就意味着
把一本好书传达给了原有量级二三十倍的受众。在这些人里
边哪怕只有 1/20有受到影响， 那么这本书原有的读者群规
模就会翻倍，这是我觉得有意义的事。

用虚假的方式装点自己的“文化
门面”的行为，早该翻篇儿了

从 2018 年 10 月 8 日开场， 到 2018 年 12 月 24 日
收官，《一本好书》演绎了 11 本书，在腾讯视频平台获得
了近 4.75 亿的播放量，微博主话题阅读达 1.8 亿。

在这 11 本书中，《月亮与六便士》在 2018 年“双十
一” 登上当当网店虚构类作品销售冠军，《万历十五年》

在西西弗线下书店销量上涨 165%，《三体》《人类简史》

《万历十五年》在网店的销售排名也有明显提升。

在众多赞誉面前，关正文却保持着一份冷静：这个
节目不是为了“带货”，只是大众阅读的“试衣间”。

解放周末：《一本好书》 带动了所演绎的书籍的销售，有
人因而把这档节目冠以文化引领者的称号，您怎么看？

关正文：其实不是这样的。《一本好书》不是要试图去引
领什么，它只是希望，通过每期节目 60分钟的场景演绎和嘉
宾解读，抛出一块“砖”，引出观众愿意去读好书这块“玉”。

我听到的最好的反馈就是有人说，看了你们的节目我真的
想去读这本书了。 所以当我看到去年 “双十一”，《月亮与六便

士》这本书在网络平台冲到了销量冠军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节目
还是在拉动全民阅读上起到了一定作用。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解放周末：您说过，《一本好书》能激活大家的思考是因为
那些书好，因为优秀艺术家的生动演绎。人们很好奇，这些书是
怎么选出来的，参照什么标准？

关正文：我一直强调是在做经典推荐。各大高等院校和图
书馆的推荐书单，各大报纸的年度图书榜单，国内外平台上的
销售排行……这些都是打底的参考。但是，要挑选什么样的经
典，我们有这些方面的考量。

首先，要区分这本书是为了学术阅读还是大众阅读，这是
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学术阅读讲求专业，要符合学术范式，但
大众阅读更多由文化兴趣和偏好所决定。选书不能背离大众读
者的需求。

其次，考察当下性。有些经典可能放在当时的时代极具启
发性，但在今天这个时代，那些观察已经不需要重述，那这样的
书我们就不选。另外我们发现，以前的一些读书节目进行推介，

很多时候都是为了方便卖新书，但我们对近期出版物的态度绝
不是这样。我们会判断这些故事和论述在当下生活和生命意义
中，是否能够影响人类文明进程，启发人们的思考、打开认知的
窗口。

第三，我们考虑的是改编的完成度，是否能展现原著的样
貌。因为我们做的是介于影视剧和舞台剧之间的特定形式下的
戏剧化改编，说实话，挺难的。比如《月亮与六便士》中，赵立新
演绎的毛姆既是舞台中的表演者，也是这本书的讲述者，观众
跟随着他的脚步感受每一场景，同时根据他的讲述感受台词和
语言的巨大魅力。在专业编剧看来，戏剧部分说开始就开始、说
结束就结束，中间还“跳”进“跳”出，没法用一整套戏剧格式从
头写到尾，无从下笔。对于一些在节目里无法实现解决方案的
书，我们也只好放在一边。三方面都满足，我们才会选择呈现。

解放周末：您通过节目抛砖引玉，试图让更多人接近好书、

阅读原著， 但现在也有互联网产品专门 “替人读书”“把书读
薄”，您对此会有担忧吗？

关正文：“替人读书”和“把书读薄”，我认为应该区别对待，

因为它们对读书这个行为的基本态度不同。事实上，我们现在
说读书比较泛化，通常把“手捧一本印刷装订物在那儿看”的行
为叫作“读书”。一个孩子如果捧着印刷出版物“读书”，往往会
被视作“有出息”，但是如果一个孩子抱着平板电脑打游戏，那
叫不求上进。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准确的一种行为描述。

出版物那么多，每一本都值得一字一句去读吗？一本有价
值的书，也可能不值当洋洋洒洒几十万字，也许其中的几种观
点和思路是有价值的， 剩下的内容都是过程推演和旁征博引。

这一类书，有人提纲挈领地介绍它真正对人有效用的内容部分，

把书读薄，我觉得蛮好。但是，这种行为跟文化本身的价值传播
关系不大。真正值得从头到尾好好读的书，任何人都无法替代。

这样的书还值得被反复读，在不同的年龄段和不同的心境下读。

那些通过“替人读书”的产品来获得满足的人，不是为了滋
养自己的生命，而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谈资，属于知识贩卖型的
获取。像这样用虚假的方式装点自己的“文化门面”的行为，我
认为早该翻篇儿了。

这是我们的文化消费向认知价值
转变的信号，我很乐观

很多人因为《见字如面》和《一本好书》而熟悉关正文。

但在这两档节目之前，广受好评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和
《中国成语大会》也出自关正文之手。

在“文化中做文章”，与关正文自身的爱好和经历有关。

大学毕业之后，关正文留校任教，后进入中国作家协会，当
了多年的文学编辑。上世纪 90 年代，他进入电视领域，先后
担任多个节目的策划、导演和制作人。

一路走来，关正文的节目中始终透着对书与文的真诚
和热爱。

解放周末：当年做文学编辑的经历对您今天制作这些节目
有什么影响？

关正文：做文学编辑的时候比较年轻，当时因为在中国作
协下属的出版社，面对的是中国最好的作家。早期做编辑，就是
为作家做好服务，把一本书从手稿状态变成书的状态，排版、校
对、设计、推广发行都要管，要不断地去掌握这本书。后来整个
图书出版业市场化之后，就不光要判断书的学术价值，还要判
断它的商业价值和传播价值，这些训练还是一致的。作为编辑
就是和作者一起进入作品的世界，对于完成品进行调适、校正，

在里面“游泳”。

后来进入电视行业，做娱乐节目也好，晚会节目也好，和文
学原著之间的关联就逐渐疏远了， 顶多用到的是文学能力。但
这一次做《一本好书》，又回到原著上。因为我们拍摄时间特别
紧张，两三天就要完成一本书的拍摄，现场又是上百号工作人
员，作为导演如果对原著不熟、对剧本不熟，实际上是导不出来
的。所以那段时间我就是整个人泡在原著里，每本书都是自己
从头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进行改编，特别纯粹，感觉特别幸福。

整个过程我感觉是高度紧张、高度匹配、高度幸运。

解放周末：这几年每每出现一个“爆款”，就有人说中国文
化综艺节目已经迎来了“春天“，但也有人说“春天”言之过早，

“风向标”已露端倪。作为一线从业者，您怎么感觉？

关正文：相比文化综艺的提法，我更愿意用“内容价值类”来
界定这类节目。在我看来，《歌手》展现音乐文化，《风味人间》讲
的是饮食文化，“文化”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范畴。这些年我很欣喜
地看到，那些排在“第一梯队”的节目有了明确的变化，在自己的
领域越来越向文化本真回归，越来越注重提高观众的认知水平。

这是我们的文化消费向认知价值转变的信号，我很乐观。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任何节目的成功都是单品的
胜利，而不是类型的成功。比方说《舌尖上的中国》“火”了，你不
能因此宣布纪录片的春天来了。这是两回事儿。我们要认识到
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 避免类型化的认知方式和推广方式。在
互联网上传播的类型化节目，只要重复了别人，生存空间就很
小。


